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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江城，南風侯府。 

晌午時分，一名婢女奉南風侯之命，領著一名約莫十歲的女孩在園子裡遊賞。 

那女孩生得明眸皓齒，一張菱角嘴微微向上翹起，一笑起來便露出嘴角旁的兩個

梨渦，十分慧黠可愛。 

走在園子裡的一處遊廊上，她望見前方一片盛放的梨花，脆亮的嗓音帶著驚嘆，

「這裡竟然種了這麼多梨花。」 

那名婢女回道：「咱們夫人喜愛梨花，所以侯爺在十幾年前便讓人在這栽了幾十

棵的梨樹，每逢梨花盛開的時節，一片白色的梨花遠遠望去，美得如煙似雪。」 

女孩那雙燦亮的鳳眼盯著那滿園的梨花，說了句，「花開後，結果了還能有梨子

吃呢。」這白如煙雪的梨花雖美，但她更喜歡的是開花之後結下的梨子，可惜她

居住的九獅山上一棵梨樹也沒有，只有滿山的杏花和桃花。 

那婢女聞言輕笑了聲，「湯小姐說的是，每年結果時，府裡是有吃不完的梨子，

且這梨子又脆又甜呢。」 

湯晴光一臉遺憾的輕噘著嘴，「可惜這梨樹還沒結果，嚐不到呢。」 

那婢女正要回話，忽聽見不遠處有吵鬧聲傳來，這婢女看過去，眉頭微蹙。 

湯晴光也順著那聲音舉目望去，瞥見對面的遊廊上，有幾名少年似是起了什麼爭

執。 

那幾名少年裡，有年紀比她大的，也有年紀比較小的。 

因著她父親是武林高手之故，她自幼跟隨父親和一眾師叔、師兄們習武，不僅眼

力與耳力較一般人靈敏，也從師叔和師兄們告訴她那些江湖行俠仗義的故事裡，

知曉習武之人除了要懲奸除惡之外，更必須幫扶弱小。 

她注視著那幾個少年，雙眼湛亮。她活了十個年頭，習得了一身武藝，可常年都

跟著爹娘住在九獅山上，鮮少有機會能下山。 

這回還是她纏著要下山辦事的二師叔，才能跟著一塊來到勺江城，恰好二師叔與

南風侯是故友，順道前來拜訪，才會帶著她一塊過來 

她二師叔這會兒正與南風侯在前廳裡飲酒暢談，不想她在一旁礙事，於是打發她

來逛逛這侯府。 

長這麼大，她還沒有機會能懲奸除惡，幫扶弱小，如今，終於有了。她嘴角上翹，

提步朝他們走過去。 

見她竟是想過去，那婢女急忙想攔住她，「湯小姐，世子在那裡，您別過去。」

世子性子霸道，一看就知道世子八成又在欺壓誰了，侯爺囑咐她領著這位小姐在

府裡四下遊賞，她不想讓她過去，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煩。 

「妳莫攔著我，我要去主持公道。」湯晴光抬手輕輕一揮，就把攔路的女婢給推

開，提步一掠，施展輕功，很快就來到另一頭的遊廊上。 

「湯小姐！」那婢女著急的追上去，但她不會武功，只見眼前人影一閃，沒幾眼

的功夫人就到了對面，接著她耳邊就聽見幾聲不同人發出的慘嚎聲— 

「啊—」 



湯晴光大展雌威，一出腳，就踹倒了三名比她年長的少年，她接著要再如前面那

三人一樣，要踹倒另一名身量高大的少年時，一腳踹過去，那少年卻沒像其他三

人一樣倒在地上，只退了兩步。 

她咦了一聲再踹去一腳，沒想到那少年抓住她踹去的腳，她一訝，也不驚，俐落

的朝他的臉再踢去另一腳，迫使他為了護住臉，不得不鬆開手，她往後一退，兩

腳穩穩落地。 

那名濃眉大眼、身量高大的少年瞋瞪著眼，怒聲質問她，「妳這臭丫頭是哪來的？

好大的膽子，竟連本少爺都敢踹！」 

祈兆雪今年十三歲，身量已長開，個頭比起同齡的少年來得高些，正值變聲期的

他嗓音有些粗嗄。 

身量只到他胸口的湯晴光抬起下顎，挑著眉，鳳眼帶著一抹鄙夷的睨瞪著他，「你

連本姑奶奶是誰都不知道嗎？」昨兒個二師叔帶她去戲樓看了齣戲，裡頭那位姑

娘在懲治壞人時，就是這麼自稱的，她記了下來，現在剛好有這個機會，現學現

賣的搬出來套用。 

祈兆雪身為南風侯世子，自幼在府裡橫行霸道，除了爹娘，沒人敢違逆他，哪裡

容得了他人這般挑釁無禮，怒喝，「放肆，妳這臭丫頭可知道本少爺是誰？」 

她斜瞥他一眼，仰起下顎裝出江湖俠女的派頭來，「你是誰姑奶奶沒興趣知道，

我只瞧見你糾眾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在欺負那個胖小子，如此蠻橫跋扈，人人

得而揍之。」 

那名她口中的胖小子，身量是她的兩倍大，年紀也比她長個兩、三歲，聽見這不

知打哪來的丫頭竟是在替他打抱不平，想起她方才一出腳就踹倒了三個人，連世

子都不怕，連忙跑到她身邊，想向她求援。 

「姑娘，世子瞧我這隻兔子可愛想要，可這兔子是我姊姊的，我若給了世子，回

去就得遭姊姊的責罵。」 

他表姑嫁給南風侯二弟，因此他與祈兆雪算是有姻親關係，其他幾個少年也多半

與祈家沾親帶故，要不就是祈兆雪的隨從。那些人都以祈兆雪馬首是瞻，是以見

祈兆雪想要他的兔子，便跟著一塊威脅他，要他交出兔子來。 

瞧見那胖小子竟向那臭丫頭告狀，祈兆雪不悅的怒道：「本少爺又不是要白拿你

那隻兔子，是要拿銀子同你買，你再拿銀子去買隻兔子，帶回去給你姊姊就是，

你竟不知好歹的敢拒絕本少爺。」 

雖然有些怕祈兆雪，但為了護住懷裡的兔子，那胖小子抖著肥胖的下巴，面有不

忿的回了幾句，「這兔子我姊姊喜歡得緊，她很清楚這兔子長什麼模樣，再買一

隻可瞞不過我姊姊。」 

聞言，祈兆雪橫眉怒目的罵他，「你姊姊既然這麼喜歡這隻兔子，你還有膽子將

牠偷帶出來，帶出來也就罷了，還跑去庭月那兒炫耀，讓庭月瞧見了，哭鬧著非

要不可，這禍可是你闖出來的，你不該負責給本少爺解決嗎？」 

庭月是他最小的妹子，今年不過才一歲多，話都還說不利索，先前瞧見那兔子，

咿咿呀呀的討著要，見那兔子被抱走，扯著嗓子就嚎哭起來。 



他遠遠的都聽見妹子的哭聲，問明原由，就跑來找這死胖子，要他把兔子讓出來。 

「我姊姊今兒個不在府裡，出去前將兔子託我照看，我同娘過來看表姑，這才會

把兔子一塊帶來，誰知正好就讓庭月瞧見了。庭月喜歡兔子，你讓人再去買隻來

哄她就是了，做啥非要我這隻。」胖小子一臉委屈道。 

原本祈兆雪也不是非要他那隻不可，先前見他怎麼都不肯讓出來，已打算讓下人

再去買隻兔子回來，可卻被這個不知打哪跑來的臭丫頭給踹了，他面子掛不住，

霸道的說：「本少爺就非要你這兔子不可。」 

說完，他冷不防出手，將那胖子緊抱在懷裡的兔子給揪了過來。 

被搶走兔子，那胖小子尖叫一聲，「啊，你把兔子還給我！」 

一旁的湯晴光見祈兆雪竟然在她眼前動手強搶人家的兔子，飛快出手，再從祈兆

雪手上把兔子給搶了回來，塞到那胖小子的懷裡，然後朝祈兆雪嬌叱一聲，「你

竟當著姑奶奶的面強搶別人之物，看招！」 

方才與祈兆雪動手時，發現他似是也習過武。在九獅山上，她只能與那些師兄們

過招，出手時，師兄們都有分寸，不能打得盡興，如今難得讓她瞧見一樁不平之

事，她興匆匆朝他揮拳，想打趴這強搶民男兔子的惡少。 

如她所料，祈兆雪確實自幼學武，因此在她動手之際，也跟著出手還擊。 

祈兆雪存了心想教訓這無禮的臭丫頭，他以為適才她能一踹就踹倒其他三人是因

為她出其不意，偷襲之故，然而交手之後，才發現這臭丫頭身手竟不弱，他不僅

沒能拿下她，還被她給逼得左支右絀。 

在一旁看著的兩名隨從也一臉驚訝，見自家主子被那身手靈巧的姑娘逼得幾乎毫

無招架之力，出手想要相救。 

湯晴光一個鷂子翻身，避開兩人，身子一躍退到兩步開外，朝祈兆雪諷刺道：「你

一個人打不過我，便想以多欺少嗎，哼，我可不怕你們。」她拔出她插在後腰上

的一支笛子，往前一抖，刷的一聲，一篷竹片從笛子裡被甩出來，那些竹片撞擊

在一塊，發出啪啪啪的聲響，「讓你們開開眼界，見識見識姑奶奶的獨門功夫，

竹筍炒肉絲。」 

這武器是她小師叔幫她做的，殺不死人，可被抽上，難免一頓皮肉痛，她手一抽，

提步就要揉身上前，就在這時，耳旁忽地傳來一道低沉的嗓音— 

「晴光，住手。」 

聽見那嗓音，她縮回手，抬目望過去，嗓音裡透著一股欣喜，喊了聲，「二師叔，

我這是路見不平，在教訓欺壓弱小的惡人。」難得能行俠仗義，她喜孜孜的表功。 

路栩穿著一身靛青色長袍，面容溫朗，瞧了眼與她對峙的幾名少年，問她，「這

是怎麼回事？」 

湯晴光簡單扼要的說道：「這傢伙要搶那胖小子的兔子。」她說著比了比那兩人，

接著義正辭嚴的表示，「在九獅山上，師叔你和其他的師叔和師兄們常告誡我，

咱們習武之人當行俠仗義，保護百姓，不能以武欺人，所以我便替這胖子做主，

要教訓這傢伙，沒想到另外那兩人竟那麼無恥，見他打不過我，居然想要以多欺

少，我這才打算要使出我的獨門武功。」 



與路栩同來的南風侯祈遠瞅了眼自家兒子，適才過來時，他已瞧見兒子確實不敵

湯晴光，忍不住有些驚訝。兒子的身手在同齡孩子中已算不錯，竟然輸給一個比

他年紀小的丫頭，但他接著思及湯晴光出身九獅山，她父親和一眾師叔、師兄們

個個武功高強，能力壓兒子一頭便也不意外了。 

聽了湯晴光所說，祈遠笑道：「路兄，令師侄年紀小小，卻已有一顆俠義心腸，

真是難得。」自家兒子那霸道的性子他多少知道，是以並未懷疑她所說的話，橫

了眼張口想說話的兒子，他板起臉孔責罰道：「為父平日都是怎麼教你的，你竟

做下這種事來，去祠堂裡罰跪一天，好好給我反省反省。」 

「爹我……」覷見父親投來的嚴厲眼神，祈兆雪不敢再多說什麼，滿臉不甘的忿

忿離去。他氣惱的不是父親對他的責罰，而是他竟然敗在一個小丫頭手下，還被

父親瞧見了。 

其他幾名少年見狀，趕緊行禮跟著告退，那胖子也抱著兔子，朝祈遠行了一禮，

再朝湯晴光道了聲謝後，匆匆跑走。 

祈遠接著溫言誇了湯晴光幾句，再與路栩敘了幾句話後，離開前吩咐一名管事領

他們兩人前往廂房歇息。 

路栩今日登門拜訪，原不打算多叨擾，但因與祈遠多年未相見，祈遠熱絡的非要

挽留他再多留幾日不可，路祈的盛情他推辭不了，不得不再多留幾日。 

翌日一早，湯晴光才起身用了早膳，不想祈兆雪竟找上門來。 

她原以為他是為了昨日他爹責罰之事，心有不忿來找她，沒想到他竟是來要求與

她比武。 

她樂得一口應了，不久就仗著靈巧的身手，打敗了他。 

接下來幾日，祈兆雪天天來找她比武，卻從未勝過一場。 

在湯晴光離開前，他瞪著她，立誓般道：「妳等著，日後再見，我定能贏過妳。」 

湯晴光笑得露出兩枚小梨窩，這五天來，他天天主動送上門來找揍，還要求她不

用留情，她揍人揍得很過癮，是以心情極好，朝他擺擺手，笑哼哼的回了句，「好，

我等著。」 

至於以後他能不能贏得了她，那是以後的事了，她才懶得去想。 

 

 

第 1 章 

盛夏，烈日當頭，暑氣逼人。 

午後時分，一名約莫十八、九歲，身形挺拔俊朗的少年，領著兩名隨侍走進一間

茶樓。 

正撥著算盤的掌櫃，瞧見那名少年，趕緊走出櫃檯，那張約莫二十來歲又瘦又黑

的臉上，瞬間堆滿了諂笑，殷勤的親自上前招呼。 

「唉喲，今兒個一早就聽見喜鵲在叫，小人還想著今日該不會有什麼好事吧，沒

想到竟是世子大駕光臨。」 

祈兆雪笑罵了句，「李德成，你這張嘴怎麼還是這般油腔滑調。」 



「哎，世子，小的說的可都是真的，沒半句假話。」他堆著滿臉笑，躬著身子將

祈兆雪領到裡頭一處雅間，揚聲吩咐小二沏一壺茶樓最好的茶，再拿些茶點過來。 

他接著回頭朝祈兆雪介紹道：「世子，我娘新近做了一種雪片糕，滋味可極好，

是用蓮子做成的，清香又不甜膩，您待會嚐嚐……」 

「成了、成了，你下去忙自個兒的事吧，用不著在這兒招呼我了。」祈兆雪嫌他

囉唆，有些不耐煩的擺擺手攆他走。 

這間茶樓是李德成父親留下來的，這裡的茶也就一般，不過茶點倒是比別處還來

得可口些。那些茶點都是李德成的母親親手所做，很合他的胃口，幾年前嚐過一

次後，偶爾有空時，他便會過來。 

那時李德成的父親還在世，他是個老實人，話也不多，沒想到生的兒子卻同他不

一樣性子，不僅囉唆，還是個愛逢迎巴結的。 

李德成也沒敢再多說下去，應了聲，「哎，那小的就先去忙了。」這南風侯世子

性子霸道，脾氣也不太好，不過倒不會仗勢欺凌百姓，每次到酒肆、茶樓或是其

他鋪子，那銀子都只會多給，絕不會少給，故而他們這些東家，都極歡迎他登門。 

不久，小二便送了茶和茶點過來，他沒敢像自家掌櫃那般多話，送上東西就退了

下去。 

也不等隨從替他斟茶，祈兆雪取過茶壺，口乾舌燥的連飲了幾杯，也不知是不是

太渴了，竟也不怕燙，沒一會兒，一壺茶便被他飲完。 

見主子口渴，兩名隨從中的那名膚色較白的隨從走出雅間，去吩咐小二再送來幾

壺茶水。 

飲完一壺茶，解了渴，祈兆雪抬袖，隨手抹去嘴邊沾到的茶水，想起一事，緊皺

著眉峰罵道：「爹近來頭疾越發嚴重，這滿城的大夫都找了，就沒一個中用的，

難道這世上醫術精湛的好大夫都死光了嗎，只剩下那些沒用的庸醫！」 

「侯爺已寫信去請九獅山那位俠醫路栩，聽聞路栩精通岐黃之術，等他到了，說

不得便能治好侯爺的頭疾了。」留下來的隨從孫哲說道。他高大魁梧，方頭大耳，

虎目一瞪便能嚇哭小孩。 

「爹半年前還好端端的，你說怎麼突然就患了頭疾呢？」祈兆雪納悶的問。 

這事孫哲也回答不了他。 

祈兆雪接著思及另一事，問道：「對了，再過兩日，就是春娘的十七歲生辰，孫

哲，你說屆時我送什麼生辰禮物給她好？」 

何春娘是他今年春天邂逅的一個姑娘，這何家在勺江城也算是大戶人家，初春時

她與幾個姊妹一塊兒乘畫舫遊河時，被在另一艘畫舫上的他瞧見。 

她面若芙蓉，模樣嬌媚，少年慕艾，他一眼就瞧上了她，這兩、三個月來，他藉

故到何府看了她幾次。 

他今年已十九，祈家老祖宗規定，祈家男子要年過二十才能議親，他打算明年便

要請父親向何家提親，將何春娘娶回家。 

吩咐完小二的武浩走回雅間，剛巧聽見主子的問話，不等孫哲開口，便說道：「世

子，這要送禮，自然要送她喜歡之物，才能討得何小姐的歡心。」他面白臉長，



身上透著一抹書卷味，因幼時曾傷了喉嚨，故而嗓音沙啞。 

祈兆雪追問，「那你說她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見武浩被問得微微一滯，孫哲趕緊出聲表示，「世子，屬下這就去打聽何姑娘喜

歡什麼東西，再回來稟告世子。」 

祈兆雪擺手催促，「那你還不快去。」 

「是，屬下這就去。」他咧著嘴，離開前朝武浩得意的橫去一眼，大步走出雅間。 

雅間裡的三名主僕，沒人留意到就在隔壁的一間雅間裡，有人將他們三人所說的

話聽得一字不漏，還在孫哲出去後，悄悄跟在他身後。 

祈兆雪在茶樓裡等了一個多時辰，因著外頭日頭正烈，祈兆雪也懶得回府，索性

就在雅間小憩了會，一邊等著孫哲回來。 

半晌後，孫哲帶著打探到的消息，回來稟告自家主子。 

聽完，祈兆雪驚訝的挑起眉峰，「你說什麼？春娘真喜歡那種玩意兒？」 

孫哲也覺得不可思議，他粗厚的手掌撓著腦袋，「這事是我向那何小姐身邊侍候

的奶娘打聽來的，應當是錯不了。」 

一旁的武浩也詫問，「怎麼會有姑娘家喜歡那種玩意兒，孫哲，你是不是聽錯了？」 

聽見武浩懷疑的質問他，孫哲虎著一張臉回道：「這事是我親耳聽見那奶娘說的，

絕對錯不了。」 

他接著拍胸脯向自家主子保證，「世子，這事屬下打聽得很清楚，絕沒有聽錯，

雖然何小姐喜歡那種玩意有些奇怪，但人各有所好，就像二爺是個男人，卻愛躲

在房裡繡花一樣，也不是不可能。」 

想起自家二叔喜好繡花之事，祈兆雪頷首道：「孫哲這話說得也有道理。」他接

著吩咐，「既然春娘喜歡那種玩意兒，你們去給我找些過來，待她生辰時，好送

去給她。」 

聽著孫哲應聲，隔著一牆傾聽那三名主僕談話的女孩，在他們離開後，那張明豔

秀麗的臉上揚起笑，噗哧笑了出聲，露出兩枚小巧可愛的梨窩，一臉期待的自言

自語。 

「哎呀，真是迫不及待想瞧瞧，那姑娘若真收到那玩意兒，會是什麼表情呢。」 

● 

何府。 

深夜時分，一名約莫十六、七歲的少女，施展輕功潛入何府，避開巡守的護院，

用迷藥迷昏了一名丫鬟，悄悄將她藏在柴房裡。 

接著她取出帶來的易容工具，對照著那丫鬟的五官，躲在柴房裡製作人皮面具。

花了一、兩個時辰做好之後，她將那只輕薄的人皮面具覆在自個兒的臉上，再拿

出面小鏡子瞧了瞧，須臾，她滿意的收回鏡子，接著扒下那丫鬟身上一襲淺綠色

的下人服換上，最後再把自個兒身上的衣裳給那丫鬟換上。 

離開前，她在那丫鬟的懷裡塞了塊銀子，同時對那昏迷不醒的丫鬟說道：「哪，

這銀子是補償妳被我迷昏之事，妳在這兒好好睡上一夜，等明天過午之後便能清

醒過來。」 



自顧自輕聲說完，她便如來時一般，沒有驚動到任何人，悄然離開柴房。 

●● 

翌日一早，便是何家大小姐何春娘十七歲的生辰。 

晌午時分，何春娘在府裡的花園裡宴請了一些常來往的親朋好友，來的泰半都是

女眷，只有少數幾名男性親友。 

祈兆雪自也在其中，他身為南風侯世子，沒人敢將他拒之門外。何況何家人早察

覺出世子對何春娘有意，都樂見其成，畢竟能與南風侯府結親，對他們何家只有

好處沒有壞處。 

此時花園裡眾人言笑晏晏，一群丫鬟侍婢們在一旁服侍著。 

用了些茶水點心後，前來為何春娘慶賀生辰的賓客們紛紛送上賀禮。 

一名身著淺綠色下人服的二等丫鬟，在祈兆雪從武浩手中接過帶來的生辰賀禮，

攜著提步朝何春娘走去時，不動聲色的跟了過去。 

來到何春娘跟前，祈兆雪送出手裡那只提籃，那張劍眉星目英朗的面容，咧著嘴，

笑著說道：「春娘，這是我送妳的生辰賀禮，妳瞧瞧喜不喜歡。」 

此時所有的人，包括何春娘，都很好奇南風侯府世子送了什麼禮物給她。 

何春娘嬌羞的朝他欠了個身，說了番客套的話，「小女子生辰，世子能大駕光臨，

已是小女子的榮幸，世子怎的還如此多禮的帶了禮物來。」 

她看得出祈兆雪對她有意，他儀表堂堂，模樣俊朗英挺，又是身分尊貴的南風侯

府世子，她心裡對他也頗為中意，娘也一再囑咐她要把握住這場良緣，以期能嫁

進侯府成為世子夫人，因此她在他面前，也努力展現出自個兒溫柔婉約、知書達

禮的模樣。 

她說話的嗓音柔柔媚媚的彷彿帶著勾子，勾得祈兆雪的心騷動著，「妳生辰豈能

不送禮，快打開瞧瞧喜不喜歡。」他親暱的拉起她的手，將手上攜著的那只籃子

塞到她手上，期待她瞧見籃子裡的東西後露出的欣喜表情。 

大寧王朝民風開放，男女之防素來不嚴，但當著這麼多人的面，被祈兆雪拉起手，

何春娘白皙的面頰染上一抹紅霞，嬌軟的嗓音輕應了聲，抬手掀開那籃子上頭的

蓋子。 

她心忖以祈兆雪的身分，所送之物定然十分貴重，滿含著期待朝那籃子裡看去，

下一瞬，她驚恐的逸出一聲尖叫，嚇得花容失色的丟開手裡的籃子，逃到一名婆

子身後，滿臉恚怒的瞋瞪著祈兆雪。 

「世子，你這是什麼意思，為何送我這種可怕的東西！」 

「妳不是喜歡嗎？」滿心想看見她驚喜表情的祈兆雪，被這變故弄得一怔。 

何春娘指著那籃子裡滿滿蠕動的蚯蚓和蜈蚣，口不擇言的厲色罵道：「鬼才喜歡

這些噁心的東西，世子這是存心來侮辱我，看我笑話的嗎？！」 

被她這一番責問，讓原本想張口解釋的祈兆雪瞠目結舌，方才那嬌羞柔婉的春娘

上哪去了？這指著他鼻子叫罵的潑辣女子是誰？ 

那名身著淺綠色下人服的丫鬟，板著臉，抿著唇，悄悄離開。 

她再不離開，就要憋不住大笑出聲了。 



來到無人處，她施展輕功，躍過那高聳的圍牆後，再也抑制不住，雙肩聳動著捧

腹大笑。 

思及適才瞧見祈兆雪那一臉呆滯的模樣，她笑得眼角都沁出了淚。 

「哈哈哈哈，想不到六年不見，那傢伙還是一點長進都沒有，當年還敢大言不慚

的說日後再見，定能打敗我。本姑娘不過略施小計，就讓他當著心上人的面丟了

這麼大的臉。」 

她這麼做固然一來是為了好玩，但同時也是出自一片好心，想幫祈兆雪認清那何

春娘的真性情。 

先前她來到勺江城時，準備到一處藥鋪去抓藥，途經一處無人的巷口，聽見打罵

聲傳來，她好奇的探頭一看，發現是一名主子裝扮的女子，正在責打不知犯了什

麼錯的丫鬟。 

挨了主子兩巴掌，那丫鬟跪在地上磕頭認錯，嘴裡拚命求饒。 

「奴婢下回不敢了，請小姐息怒。」 

「哼，我方才臉都讓妳丟光了，竟然讓那陳家小姐發現我鞋子上破了個小洞，因

此被她嘲笑了。這鞋子是妳給我準備的，連鞋子破了都沒瞧見，還要妳何用，回

去就把妳發賣出去，不要妳了。」 

「不要啊，小姐，奴婢以後定會仔細小心，不敢再粗心大意，求您別賣了奴婢。」

那丫鬟抱著主子的腳哀求。 

最後那主子踹了那丫鬟一腳，「這回就暫且饒妳一次，再有下回就把妳賣了。」 

見沒事了，她去藥鋪抓藥，因著其中的一味藥沒找齊，她連著跑了幾間藥鋪，最

後來到一家何記藥鋪，又再撞見那對主僕。 

她們兩人先她一步走進藥鋪，那主子溫言細語的同藥鋪掌櫃說著話，那神情嬌柔

溫婉，不見半分先前的潑辣。 

待她們主僕離開後，她好奇的向掌櫃打探那主僕倆是誰。 

而後從掌櫃那裡得知，那主子是勺江城何家的大小姐何春娘，這藥鋪正好是何家

其中的一處產業。 

本來這事她也沒怎麼放在心上，但就在兩天前，她恰好去了那茶樓喝茶。 

聽見茶樓掌櫃不知稱呼誰世子，她一時好奇，從雅間的布簾縫隙裡窺看了幾眼，

認出掌櫃口中所說的世子，正是六年前她曾見過的祈兆雪。 

而後她在雅間又聽見他們主僕三人所說的話，懷疑他們說的那位何小姐，可能正

是那日她在藥鋪裡見到的那位何姑娘，遂悄悄跟著孫哲過去。 

就在孫哲來到何府前，正想著辦法要找人打聽那何姑娘喜歡什麼物事時，她悄悄

潛進何家，來到後宅，沒花多少功夫，就瞥見那何春娘。 

她正與幾個姊妹坐在花廊下敘著話，有人提起了祈兆雪— 

「我瞧世子對姊姊那麼上心，這回姊姊的生辰他定也會過來吧。」 

「依我說呢，等明年世子年滿二十，說不得就讓人來提親了，屆時咱們可都得要

稱呼表姊一聲少夫人了。」 

何春娘柔笑著說了句，「妳們在胡說什麼呢。」臉上的神情卻是掩不住的得意。 



湯晴光也沒多留，確認了她就是祈兆雪心悅的那個姑娘，她很快離開何家。 

接著來到附近一個無人之處，她取出易容的工具，在臉上飛快的畫了幾筆，容貌

瞬間變成一名四十多歲的婦人。 

而後她行至何家大門處，瞥見孫哲正打算塞銀子給門房，想讓人進去替他找何春

娘身邊的丫鬟出來一見，以便打探何春娘喜好之物時，她走過去，拽了拽孫哲的

衣袖。 

孫哲回頭覷她一眼。 

她指了指另一頭，示意他有話要說，讓他過去。 

孫哲納悶地跟了過去，「這位大娘，妳是何人？找在下有何事？」 

「我是春娘小姐的乳母，方才聽你說想見春娘小姐身邊的丫鬟，是有何事嗎？」

她臉上易了容，就連嗓音也變了。 

「妳是何小姐的乳母？」 

「沒錯，她是我看到大的，小姐的事我都一清二楚。」 

「那妳可知道何小姐喜好之物？」孫哲臉上一喜，急忙詢問。 

「這……」她露出懷疑之色，「你問這做什麼？」 

見她起疑，孫哲不得不說出自個兒的身分，「妳放心，我不是壞人，我家主子是

南風侯世子，他想送妳家小姐生辰禮物，不知她平素裡喜歡些什麼，故而才差我

來打探。」 

「世子真是有心。」她接著面露一抹猶豫，「本來這事告訴世子也沒什麼，只

是……」 

「只是什麼？」他追問。 

「只是小姐喜好之物與常人不太一樣。」她吞吞吐吐的說道。 

「怎麼個不一樣法？」 

「這……我還是別說，免得嚇到世子了。」她作勢轉身要走。 

孫哲哪肯讓她離開，趕緊攔住她，求了好半晌，見她仍是不肯透露，他最後掏出

幾塊碎銀子，塞到她手裡，「咱們世子可不是一般人，絕不會嚇到，大娘妳就同

我說吧，何小姐究竟喜歡什麼？」 

她一臉勉為其難的說道：「好吧，看在世子對咱們家小姐這般上心的分上，我就

告訴你吧。」 

孫哲認真的洗耳恭聽。 

她慢悠悠出聲，「小姐她喜歡蟲子，她在房裡養了不少蚯蚓蜈蚣，每日都要親自

餵食牠們。」 

聞言，孫哲一臉錯愕，不敢置信，「大娘說的可是真的，何小姐真喜歡那些玩意

兒？！」 

「這種事我豈會騙人，小姐就是喜歡那些蟲子，越是醜怪，她越是喜歡。好了我

都說了，走走走，別擋著我的路，我還趕著去買藥給我婆母吃呢。」嗔了他一眼，

她佯怒的扭著屁股走了。 

之後她洗去臉上的易容，悄悄再回茶樓，在隔壁的雅間裡，聽見那孫哲果然把她



所說的話轉告給祈兆雪。 

祈兆雪雖然很驚訝，但因為是隨從打探來的消息，居然也未懷疑的信了。 

湯晴光離開何府後，找了處僻靜無人的樹下，嗤笑了聲，「這主僕倆似乎都只長

個子不長腦子，蠢死了。」 

她盤腿坐下，從懷裡取出一只瓷瓶，打開瓶蓋，倒出裡頭一點汁液，往臉旁四周

抹了抹，抬手撕下臉上那人皮面具，露出自個兒那張明豔秀麗的臉龐。 

將手上那人皮面具收起來，她上翹的嘴角露出旁邊兩個梨渦，走往南風侯府，要

去替二師叔送藥給南風侯。 

南風侯近來身子不適，將病癥寫在信裡，去信詢問精通醫術的二師叔。 

偏偏二師叔這陣子被事情困住，無法前來為南風侯診治。她得知後，便接了這差

事，前來勺江城給南風侯送藥。 

這可是她頭一回獨自下山來辦事，一路下山，心情雀躍得如同天上那輪熾熱的驕

陽。 

原本幾日前一進勺江城，她就要送藥到侯府去，可二師叔信裡交代的藥材她沒買

齊，還差一味，那藥鋪掌櫃說要過兩日才會到，所以才會拖到今日。 

她上了藥鋪，拿了那欠缺的最後一味藥材，步履輕快的走往南風侯府。 

●● 

在何家丟了大臉的祈兆雪一回到侯府裡，便怒罰了孫哲一頓。 

「這點小事都辦不好，被人騙了還連累本少爺的臉都被你丟光了，去給我領十個

板子！」 

孫哲不敢辯解，苦著張臉下去領罰。 

武浩倒也沒落井下石，想了想，小心翼翼勸解盛怒的主子，「世子，這事雖然被

孫哲辦壞了，但是倒也讓世子更加了解那何小姐的性子，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先前他跟著世子見過何春娘幾面，這位何小姐表現得都是一派溫婉嬌柔，矜持有

禮。今日被那些蟲子一嚇，也不知是不是真嚇壞了，張口便斥罵世子，那模樣竟

是十分潑辣。 

想起先前在何府發生的事，祈兆雪一張臉又再黑沉了幾分。「你去給我打聽清楚，

這何春娘究竟是個什麼性子，這回你可莫要再像孫哲一樣被人給矇了。」 

何春娘之後似乎也發覺自個兒失言了，試著為她的失儀解釋，但他已然對她的真

性情起了疑心，非弄個清楚不可。 

「屬下辦事世子放心，我定會打探得清清楚楚回來稟告世子。」 

在武浩要離開時，祈兆雪又叫住他，再吩咐了一件事，「再給我查清楚那天騙了

孫哲的奶娘究竟是誰，讓我今兒個丟了這麼大的臉，我饒不了她！」 

「是。」武浩應了聲，領命離開。 

祈兆雪沉著張臉走往自己的跨院，在途中遇上送完藥，剛準備離去的湯晴光。 

瞅見迎面走來的祈兆雪，想起先前在何府裡發生的事，湯晴光抿著唇憋著笑，上

前與他相見。 

「多年不見，世子可還記得我？」 



覷著她那張明豔秀麗的臉龐，祈兆雪隱約覺得有些眼熟，見她穿著打扮並非是府

裡頭的下人，卻又想不起是在哪兒曾見過她，這會兒他正為先前在何府之事而惱

火，也沒耐性應付她。 

「本少爺不記得妳是誰，讓開，別擋路。」 

湯晴光也沒攔著他，讓到一側去，只在他越過她要離開時，出聲道：「唉，也難

怪世子不記得我了，畢竟當年一再輸給一個比自個兒還年幼的丫頭，如此丟臉的

事，自然是不想再記起。」 

聞言，祈兆雪猛然停下腳步，回過身瞪住她，「妳是當年那個臭丫頭？！」 

事隔多年，見他還臭丫頭臭丫頭的叫她，湯晴光挑起眉，冷嘲的回了句，「我是

臭丫頭，你這個手下敗將又是什麼？」 

祈兆雪仔細端詳她的面容，依稀認出她就是當年那個揍了他好幾次的丫頭，思及

當年的事，他一把扣住她的手腕。 

「我當年說過，日後再見，我定能打敗妳，走，跟我到練武場去。」 

這些年來為了一雪前恥，他可是發狠的拚命練武。兩年前，他自認武藝精進不少，

親自上九獅山上想找她比試，卻在山上迷路，沒能找到她住的地方，最後悻悻然

而歸。 

如今終於再相見，他要狠狠打敗這臭丫頭，好教她刮目相看，讓她知道，他祈兆

雪不再是她的手下敗將。 

湯晴光施了個巧勁，收回被他拽住的手腕，涼涼的回了句，「姑奶奶現下沒有閒

情逸致陪你過招。」哼，敢叫她臭丫頭，她才不讓他稱心如意。 

就在她提步要走時，不料祈兆雪為留下她，情急之下，猛然往前撲去，從後頭擒

抱住她。 

被他冷不防抱住，湯晴光揚聲大喊。「非禮啊—」 

祈兆雪嚇得連忙收回手，湯晴光趁機重重踩了他一腳。 

腳背被她踩痛，祈兆雪下意識的朝她出掌，她俐落的往後一躍避開。 

祈兆雪飛快的再朝她攻去，逼得她不得不與他動手，兩人頃刻間過了幾招，最後

一招避不了，湯晴光與他正面對了一掌，她面不改色的後退一步，卸去他的掌力，

心中卻暗自驚訝於他掌中傳來的雄渾內勁。 

若是比拚內力，她明白自個兒絕不是他的對手，更加不願再與他過招。 

她哼笑道：「趁人不備出手偷襲，姑奶奶不屑與這般小人動手。」語畢，便施展

輕功，身子往前一掠，躍過不遠處的高牆，瞬間便不見蹤影。 

這些年來她武功雖精進不少，但練得最好的卻是輕功，一身來去自如的輕功，就

連爹也誇讚過她。 

好不容易再見到她，祈兆雪哪肯就這樣放過她，跟在她之後躍過高牆，急追而去。

「別走！」 

在附近巡邏的侍衛瞅見先後兩抹人影極快的掠過侯府的高牆而去，匆匆一瞥間，

他們只認出自家世子的身影，加上適才聽見世子吼的那聲別走，侍衛們以為有人

闖進侯府，也連忙追過去，但來到府外已不見兩人的蹤影。 



第 2 章 

湯晴光在城裡繞了一圈，費了番功夫才甩掉祈兆雪，回到落腳的客棧廂房裡。 

她低垂螓首，注視著適才與他對了一掌的右手，喃喃自語道：「想不到多年不見，

這傢伙的功夫倒是精進許多，若是真動起手來，我怕已不是他的對手。」這麼一

想，她輕哼，「就讓你當我一輩子的手下敗將，我才不同你比試呢。」 

接著思及自個兒幫了他的那樁「好事」，她翹起嘴角，露出唇邊的兩個梨渦。 

「姑奶奶好心幫你看清那何春娘的真面目，可是對你有恩，省得你識人不清，最

後娶錯了人，以前師叔們常告誡我，我輩江湖女兒施恩不忘報，這個恩情我就先

給你記下，日後再找你討要。」 

她年幼時是真以為師叔們告訴她的那句「施恩不望報」是施恩不「忘」報，因此

她便自個兒理解成施給人家恩惠，不能忘記要對方報答。後來隨著年紀漸長，她

才明白是自個兒弄錯了，不過卻也沒打算改過來，就這麼將錯就錯。 

習武者懲奸除惡，幫扶弱小是應當的，但她認為做人就該有恩報恩，有仇報仇，

快意恩仇，這才是江湖人該做的事，所以施予人恩惠，除非對方力有未逮，否則

回報是應當的。 

想及此，湯晴光瞇起眼，心忖著何時該去向祈兆雪討要這報酬。 

但下一瞬想到，若是再見到祈兆雪，怕他又要纏著她比試，她連忙打消這念頭，

如今二師叔交代的藥已給南風侯送去，眼下她思忖著要上哪兒去。 

難得自個兒獨自下山一趟，她可沒打算太早回山上去，想先在江湖闖蕩一番，再

回九獅山。 

不料待她想好去處，收拾好行李剛走出客棧時，就被滿城在尋她的祈兆雪給逮了

個正著，祈兆雪攔住她的去路，再次向她提出比武的要求。 

湯晴光沒好氣道：「我說你怎麼像個討債鬼一樣，纏著我沒完沒了，我說不同你

打就是不同你打，你快讓開。」 

「妳想走就得同我比試一場。」他急著要找她洗刷當年敗在她手下的恥辱，哪裡

肯讓她離開，如今他有絕對的自信能勝得了她。 

湯晴光朝他擺擺手，一臉滿不在乎的表情，「罷了罷了，你既然那麼想贏，就當

我讓你贏了，好了，快讓開別擋路。」 

祈兆雪怒沉下臉來，「讓我？妳這是什麼意思，是瞧不起我嗎？我祈兆雪還用不

著妳讓，咱們手底下見真章，誰輸誰贏自見分曉。」說著，不等她回話，他五指

成爪朝她抓去，要逼迫她出招與他比試。 

湯晴光險險避開，他越是逼迫她，她越不想如他的意，讓他卸去她手下敗將的名

頭，拔身一躍，施展輕功離開。 

他急追而去，他輕功雖不如她，卻也施展全力，死死緊咬著她不放。 

見他緊追在後，湯晴光回頭罵了句，「你這般一直追著我做啥，我說不同你打就

不同你打，你死心吧。」 

他怒目回道：「妳不同我打，是怕輸給我吧。」 

被他說中了心思，湯晴光臉上沒有半分心虛，「哼，當年我不過才十歲就打得你



滿地找牙，如今過了六年，你以為你能打得過我嗎？」下一瞬，她接著說道，「你

若真想同我比，不如咱們就比輕功吧，你敢不敢？」論內力她贏不了他，但輪輕

功他則不是她的對手。 

他一邊緊追著她，一邊回道：「妳若是好漢，就同我正正當當打一場，比輕功算

什麼。」 

她啐了聲，「姑奶奶是姑娘家，可不是什麼好漢，還有，比輕功怎麼就不正當了？」 

祈兆雪沒耐性了，撂下狠話，「妳這臭丫頭強辭奪理，妳再不停下來同我比試一

場，休怪我手下不留情。」 

她被他一路追著出了勺江城，聽見他的話，嘲諷的回道：「哼哼，你一個大男人

這般緊追著我這麼嬌滴滴的姑娘家，這若是傳出去，你就不怕被那位何姑娘知道

了，誤會你嗎？你先前送了那些蟲子才嚇了她一回，要是再知道這事，你就不怕

她再把你罵一頓？」 

「妳怎麼知道何姑娘與那些蟲子的事？」祈兆雪質疑。 

湯晴光自不會說出那事是她所為，故意說道：「這事傳得滿城都知道了。」 

「胡說八道，今兒個才在何府裡發生的事，不可能這麼快傳得人盡皆知。」縱使

他送錯禮的事已從何府裡傳了出來，也不至於這麼快便傳得滿城皆知。下一刻，

祈兆雪想到一件事，「莫非是妳買通那奶娘，讓她騙了孫哲？」否則她怎會知道

這事，她當時又不在何府。 

湯晴光撇撇嘴，她可沒買通什麼奶娘，那奶娘根本是她親自假扮的。不過既然他

已想到這「好事」是她做的，她索性承認。 

「我是看在咱們也算相識一場，才好心出手幫你，好教你看清楚那何春娘的真性

子，省得你被她矇騙了。你也用不著太感激我，以後別再纏著我比試就是了，好

了，我走了，別再送了。」語畢，她一臉大度的擺擺手，讓他止步，別再跟來。 

聽見那些蟲子的事竟真是她所為，祈兆雪氣得火冒三丈，大怒的吼道：「那件事

竟真是妳這該死的臭丫頭做的，妳給我站住！」他氣得加速急追著她。 

他那怒吼聲震得湯晴光耳朵發疼，「哎呀，我一片好心幫你，你竟不知感恩圖報，

還罵我，你簡直不知好歹！」嘴上說著，回頭瞧見他黑著一張臉，看他那表情，

湯晴光也知他氣得不輕，一副恨不得咬死她的模樣。 

也不知他是不是真怒了，速度竟更快了幾分，眼瞅著他就要追上她，她趕緊加快

步子施展輕功。 

●● 

深夜時分，荒郊一處破廟前，七、八名面蒙黑巾，身著夜行衣的男人聚集在這兒。 

等了半晌，其中一人朝右臂繫著一條紅色巾子的蒙面男子說道：「紅長老，你不

是說這回伏擊刺殺是由少主親自領隊，咱們都在這兒等了大半宿，怎麼還不見少

主過來？」 

「興許少主有事耽擱了。」 

「那咱們還要在這兒等下去嗎？這天都快亮了。」有人詢問。 

那繫著紅巾的男子瞥了眼天邊已微露的晨曦，沉吟道：「等消息傳來，咱們就行



動。」 

他話甫說完，便有一名同樣蒙面、身著夜行衣之人匆匆過來，朝他拱手稟道：「稟

紅長老，已打探到他的行蹤。」 

「人在哪裡？」 

「在距離此地十里外的桃花鎮。」 

紅長老抬手一揮，命令所有人即刻跟著來報信之人前往桃花鎮，伏擊要刺殺的對

象。 

●● 

天方破曉，已你追我跑一天一夜的湯晴光與祈兆雪又餓又累，不得不暫時休兵，

進桃花鎮找食物餵飽肚子，其他的事待吃飽再說。 

原本暴怒的祈兆雪，經過這一天一夜的追趕，怒氣也給折騰得消去不少。兩人進

了鎮上，來到一處粥鋪前坐下，他連喝了三碗粥後，覷向坐在一旁慢條斯理喝著

粥的湯晴光。 

「罷了，妳使計誘騙孫哲的事，本少爺就不同妳計較了，但是妳得同我回南風侯

府打一場。」 

「我那是用心良苦暗中想幫你，你可別不識好人心，算起來你才是欠我一個恩

情。」 

祈兆雪沒見過她這般厚顏無恥，顛倒是非黑白之人，瞋目瞪她，「妳讓我在何府

那麼多人的面前丟了這麼大的臉，竟還有臉說是在幫我？」 

「若非我那麼做，你能發現那嬌嬌柔柔的何姑娘原來性子是那般潑辣嗎？」 

「她是被那些蟲子嚇壞了，才會那般失態。」祈兆雪替何春娘辯解了句。 

湯晴光哼道：「那是你沒瞧見她是怎麼兇悍的打罵下人，這位何姑娘可是人前人

後兩張臉。」喝完碗裡的粥，她開口再叫來一碗，「大娘，再來一碗蓮子粥。」

被他追了一天一夜，她這會兒肚子餓得緊。 

「好咧。」粥鋪的大娘應了聲，舀了碗粥再送上。 

祈兆雪聽見湯晴光的話，因先前對何春娘已起了疑，故而心裡有八、九分信了她

的話，但他不想在她面前承認自個兒眼瞎看錯了人，嘴硬的回道：「下人犯錯，

何小姐身為主子懲治下人也是應當的。」 

「那是你沒瞧見，她打罵起下人來，那可是叫人心驚膽跳。罷了，你要是不介意，

就把她娶回去吧，當我好心沒好報。」喝完粥，湯晴光丟下自個兒喝的兩碗粥的

銀子，起身要離開。 

見她要走，祈兆雪也探手摸著衣袖要付帳，結果這一摸，發現自個兒這趟出來忘

了帶銀子，一急之下，起身用力拽住要走的湯晴光。 

被他猛然一拽，湯晴光冷不防一個踉蹌，腳下一滑，往後一倒，祈兆雪連忙出手

抱住她的身子，以防她摔倒。 

湯晴光沒好氣的從他懷裡站直身子，「你做什麼？我是絕不會再同你回勺江城，

你死心吧。」 

他咬著後牙槽，吐出幾個字，「我沒帶銀子。」 



聞言，湯晴光登時藉機狠狠挖苦他一把，「喲，你這是想白吃白喝哪，你可是堂

堂世子，這麼做不太好吧，要是傳了出去，這南風侯府的臉都給你丟光了。」 

他磨著牙，恨不得把她的嘴撕了，「借我銀子，回去本少爺加倍還妳。」 

她抬起下顎睨視他，「我沒打算再同你回勺江城，不過，若你答應不再纏著我比

武，我就借你銀子。」她趁機提出要求。 

「妳……」祈兆雪又惱又火，心在付不出銀子吃白食，與同她比武之間來來回回

擺蕩著，最後瞧見那賣粥的大娘直勾勾的瞅著他，似乎真怕他吃白食似的，渾然

不知那大娘只是適才在聽見湯晴光提起他世子的身分時嚇得驚呆了，所以才會呆

愣愣的瞅著他。 

祈兆雪忍著氣，朝湯晴光伸出手，「我不同妳打了，把銀子拿出來。」 

目的得逞，湯晴光翹起的嘴角露出兩枚可愛的梨窩，掏出銀子把他的粥錢一併付

了，接著她再拿了幾塊銀子塞到他手上，「哪，這是給你回去的盤纏，不用謝，

慢走不送。」說完，她輕快的轉身離去。 

「妳給我等等。」祈兆雪惱怒的追上她。 

「你還有什麼……」她話未說完，忽見幾名蒙面人冷不防的襲擊他們。 

見他們一出手就是殺招，湯晴光與祈兆雪吃了一驚，急忙還手回擊。 

那幾名黑衣人似乎欲置他們於死地，出手毫不留情，湯晴光仗著一身輕功，身子

靈巧俐落的與其中兩名黑衣人周旋，在閃開其中一人迎面揮來的刀後，她揚聲質

問他們，「是誰指使你們來行刺我們？」 

沒人回答她。 

她瞥了眼被其他六名黑衣人圍攻的祈兆雪，見他們招招凌厲兇狠，祈兆雪只怕撐

不了多久，湯晴光略一思量，甩脫那兩名黑衣人，來到他身邊，藉著替他擋下一

刀時，朝他使了個眼神，壓低嗓音說了句話。 

祈兆雪一愣之後，明白她的意思，少頃，配合著她施了個聲東擊西之計，讓他們

誤以為他們要從西面逃走，趁他們往那裡圍堵時，兩人猛不防朝南面突圍而去。 

成功突破黑衣人的包圍後，兩人施展輕功，一路逃出桃花鎮。 

「這些殺手是衝著你來的，你可知道是誰買通了這些殺手來刺殺你？」一邊逃

著，湯晴光一邊詢問祈兆雪。 

她之所以看出那些黑衣人是衝著祈兆雪而來，是因為適才他們泰半的人手都在圍

攻祈兆雪。 

祈兆雪毫無頭緒的搖頭。 

兩人逃到河畔，清晨時分河面上籠著一層薄霧，湯晴光解開拴在河邊的一艘烏篷

船，抬腳一踹，讓它滑進河裡。 

就在祈兆雪要跳上船時，被湯晴光攔住，她施展輕功，跳到附近的一棵樹上，招

手示意他過來。 

祈兆雪躍到那棵樹上，下一瞬便明白過來，她這是在故佈疑陣，想讓那些殺手誤

以為他們兩人是乘著烏篷船逃走。 

果然不久那些殺手追來，瞧見河上那艘烏篷船，也沒看清船上是否有人，便急忙



在附近找來一條船追了上去。 

祈兆雪見她還待在樹上沒離開，以為她是累了，想歇息會兒，也沒催促她，陪著

她一塊留在樹上。 

稍晚，那兩條船的主人一前一後過來，在河邊四下找不著自家的船時，急得都要

哭了，湯晴光慢條斯理的從樹上下去，問了那兩人買一條船須花多少銀子後，便

掏出銀子賠給他們，這才與祈兆雪一塊離開。 

祈兆雪看了她一眼，若有所思的道：「妳這丫頭倒是好心。」 

湯晴光不以為然的說：「這算什麼好心，是因為咱們的緣故弄丟了他們賴以維生

的船隻，自當賠銀子給人家才是。我們江湖中人行俠仗義，不能搶奪別人之物，

更不能隨意毀損百姓的財物。」說著，她意有所指的瞥他一眼。 

祈兆雪想起當年那隻兔子的事，俊朗的臉閃過一絲不自在，接著想了想，他鄭重

朝她拱手道謝，「今日多謝湯姑娘出手相助，此恩下回有機會我定會報答。」 

她擺擺手，臉上流露出一派大義凜然的表情，「我師叔說施恩予人，不要忘了教

人報答，這次的恩情我記下了，日後你再報答我吧。我要去南化城，與你回勺江

城有段路順路，我送你一程吧。」 

聽見她的話，再瞧見她的表情，祈兆雪有些錯愕，懷疑自個兒莫不是聽錯了，她

說的不該是施恩不望報嗎，怎麼會是……施恩予人，不要忘了教人報答？ 

湯晴光往前走了幾步，見他沒跟上來，回頭喊了聲，「走了，你還杵在那裡做啥，

等著殺手再找來嗎？」 

祈兆雪又好氣又笑的提步走過去，這丫頭真是讓人……不知該拿她怎麼辦。 

●● 

午時，兩人來到一處破廟，此處離勺江城約莫還要五、六個時辰才能到，等歇息

後，湯晴光就要往另一條路前往南化城。 

破廟裡，湯晴光一邊啃著乾糧，一邊對祈兆雪分析，「要我說，會買通殺手追殺

你之人，不外乎兩種人。」 

外頭烈日當空，祈兆雪又熱又渴，拿著水囊仰頭灌了好幾口，喝完抬袖抹了抹嘴，

這才問：「哪兩種人？」 

湯晴光擺出莫測高深的表情，比出兩根手指，「一為仇、一為權。」 

她自幼就聽師叔和師兄們提起他們行走江湖時所發生的事，兼之這幾年來她偶而

也會跟隨師叔或是師兄們下山，也經歷了一些事。 

祈兆雪眉目一動，問道：「這話怎麼說？」 

湯晴光進一步說：「那幕後之人指使那些殺手行刺你，可能是與你有仇之人；倘

若不是，那就是為了想奪取你世子之位的人。你可往這兩方面去想，你與誰結過

仇，還有誰想與你爭奪世子之位？」 

「奪取我世子之位？」他搖頭否決這個可能，「我弟妹們都還年幼，且我們一母

同胞，我相信他們絕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那就是與你有仇之人，依我看這個可能性也大些。」 

「何以見得？」 



湯晴光毫不留情的指出，「你為人霸道蠻橫，以前沒少仗勢壓人，這其中難免有

被你欺壓之人，心懷怨恨，因此忍無可忍這才指使殺手來殺你。」 

祈兆雪深吸一口氣，這才勉強抑住脾氣，沒罵出聲來。 

那回為了兔子的事，他被爹罰跪在祠堂裡反省。不久，爹來祠堂看他，問他可知

他為何罰他。 

他回答，「是因為我要搶那胖子的兔子？」 

他爹搖頭說：「為父不會為了這點小事罰你，日後你將繼承為父這南風侯的爵位，

掌管南風三十幾座城池，想要什麼得不到？但你要記住，你若有想要的物事，你

不能強奪，強奪會令人心生怨憤，失了民心，你要智取，要讓人心甘情願的主動

獻給你，為父說的這番話，你好好想想。」 

他跪在祠堂裡，思索著父親所說的話，在那之後，他未曾再去強奪任何人的東西，

可六年前那件事卻被湯晴光牢記至今，真是他人生中一大汙點。 

他沒好氣道：「這六年來我沒再強奪過任何人之物，也沒欺壓任何人，不可能有

人恨我恨得指使殺手來殺我。」 

對他所說的話，湯晴光面露懷疑，剛要說什麼，砰地一聲，從破廟上方的梁木上

掉落一件重物，激起地面一陣塵土。 

湯晴光抬手揮了揮揚起的塵土，待看清從梁木上掉落之物是什麼時，她驚愕得瞠

大眼。 

祈兆雪也面露驚詫，走上前，蹲下身察看那自梁木上掉落之人。此人約莫二十四、

五歲，膚色微黑，顴骨高聳，唇瓣略薄，鼻梁微塌，他胸前插了一柄匕首，很明

顯這是致命傷，一刀斃命，無須查驗脈搏，單從此人灰敗的面容和暴瞪的雙目，

也能看出此人已死。 

湯晴光也走到死者身邊，兩人此時的注意力都在這突發狀況上，一時沒留意到外

頭來了人，直到來人進入破廟，瞥見地上的死者，猛然淒厲的大喊一聲— 

「少主被殺了！」 

他聲音一落，從外頭飛快進來六、七名黑衣人。 

瞧他們那身裝束，分明就是先前在桃花鎮追殺他們的那些殺手，祈兆雪與湯晴光

連忙後退。 

湯晴光見那幾人在覷見地上的死者後，瞪向他們的目光露出兇狠的殺意。 

「你們兩人竟殺了我們少主！」 

見他們誤會了，她連忙解釋，「這人不是我們殺的。」 

一名手臂繫著紅巾的蒙面人怒斥，「你們還敢狡辯，這破廟裡只有你們與少主，

不是你們所殺，難不成會是鬼嗎？」說完，他揚聲命令，「殺了他們給少主報仇。」 

他一聲令下，其他幾名黑衣人手持刀劍瞬間攻了過去。 

湯晴光與祈兆雪見他們招招毒辣，不願與之交手，因通往廟門的路，被他們擋住，

兩人只好從破舊的窗子一躍而出，幾名殺手急追而去。 

 


